确乎不拔  卓然大家

2009-12-24 03:44   来源: 海峡都市报    共 0 条评论
张善文简介

1949年生，福建长乐人。

福建师范大学易学研究所所长、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、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点带头人。兼任国家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经部特约编委、中国周易学会副会长、东方国际易学研究院学术委员。曾多次应邀赴美国、马来西亚、韩国、台湾等地区讲学及出席国际会议。已出版《周易译注》、《周易辞典》、《周易与文学》、《洁净精微之玄思》等专著20余种。

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

追溯治学路：易之时机把握

因为要采访善文师，记者四处寻找他最早的著作《周易译注》，居然遍寻不获。为什么?安泰书城的工作人员解释说：“上月底我们刚进了20本，就被人家一口气买走了，那人为了买这书，还吃了一张罚单。”《周易译注》的初版是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，这样一本专业的学术著作，20年内居然多次再版，至今畅销，可真应了黄寿祺先生当年对这本书的评价：“此部书稿学术质量甚佳……出版后有望成为传世之作。”从来严谨的老先生，居然用了一个大胆的评价：“正如宋代朱熹与其学生蔡元定合着《易学启蒙》的关系相同”———以朱子门下之有蔡元定对自己的学生倍加褒扬，确是非同小可。

这本最初的著作，是1983年以黄寿祺先生的《周易试译》草稿为基础，让善文师研究并完成写作———一代经学大师黄寿祺，将自己的心血唯独交托张善文，这样的机会，对任何一个后学者，实在是千载难逢。而张善文也不负所托，痛下苦功，研究写作历时整整三年：那时的善文师，在师大有两个著名的段子，一个是“盒饭”，说善文师做学问时，一日吃一盒饭，用筷子划为三块，早、午、晚到点饿了，便吃掉一块，第一块吃起来可能还是热的，后面就食而不知其味，算是骗过肚子，便继续做功课。

另一个段子，说这善文师做学问，烟一根接一根地抽，稿纸一张接一张地写，哧哧火柴声、沙沙书写声，从日到夜，让隔壁同事声声入耳，晚晚好睡。不料某日隔壁静悄无声，原来善文师奉命出差，隔邻少了这熟悉的催眠曲，突然不能入睡，失眠到天亮，好苦!盼他回来的心，倒比善文师家人还急。

说说就回到“勤有功戏无益”的老道理上来，更多人关心的是，像黄寿祺这样的名师，怎样可以“遇到”?按善文师的说法，他是在1975年，被抽调到福建省委党校办的“李贽学说注释组”，遇到黄老的。

被“抽调”的资格是什么?善师笑曰：我当时是全省“学习毛著积极分子”。

为什么你就能成为全省的积极分子?当时在三明钢铁厂，我就是管宣传的，向厂里调人，我当然就是首选。

上世纪70年代当上工人很不容易，怎么去的三明钢铁厂?因为，我是全省知青当中“冒尖”的一人……善文师说，当年，是三个冒尖。

1.病倒不回家，坚持在农村。

其实真相是，刚去闽清上山下乡不久，我就胃出血了，那是第二次胃出血，我就自己开了药方让人帮忙抓药。不回去，是因为回家要路费。这在别人眼里，就是病了还继续坚持。

2.我是农民评出的“劳动最卖力”的知青———并不是我做得比别人多，我干农活不如很多同队的知青。主要是我爱流汗，没做一会就汗流浃背，所以看起来特别卖力……3.大家都说我“很淳朴，不爱虚荣”，那是因为我懒，头发长了不爱剪，去一趟大队部，人家都跟赶集一样穿戴整齐，我从田里出来裤腿也不放，脚上的泥也不洗，看起来的确比较“淳朴”……这当然是善文师的自谦和自嘲，真正能让黄寿祺先生慧眼相中的，是他一贯努力孜孜求学的精神：打小喜欢看书，“母亲的借书证都是我用的”。“读书无用论”尘嚣甚上的时候，他把家里的书藏起来，甚至偷偷带到上山下乡的知青点去继续研读……1977年恢复高考，善文师考入三明师专，才当了一个学期的学生，就被系里提拔成老师。善文师1979年考研，黄老就拄着拐杖去找当时的宣传部长，要求特批，非招到这个英语不及格但总分第一的学生不可。

入读研究生的善文师，对黄老的“跟紧”也相当有名，当时黄老年事已高，“黄老说，我是他的眼睛、耳朵、拐杖，办任何事情，都要我亲手做，转托他人的话，黄老便不高兴。”善文师说，“我们说是师生，其实情同父子。”这样的努力治学和恭谨就教，正是学问和人生的正途，如何还会有大坎坷呢?哪里还需要计算时机?所以，善文师说，“我从来没有给自己算过一卦。”“履道坦坦，幽人贞吉”，履卦的九二爻，形容幽静安适、遵守礼仪的人，小小心心走在平坦正道上，能够得到好的结果，正是这个意思。

君子终日乾乾，夕惕若，厉无咎①
拷问天地人：易之文化阐释

君子要存忧患之心，勤勉诚恳地进德修业，这样即便到了晚上(比喻面临危境)，也不会遭到祸害。

海都：冯友兰先生曾说过，“《易经》本是一本占卜之书，它的卦辞、爻辞要准备回答各种世俗事务、各种情况下的问题”，看起来它似乎一直在解释宇宙间的各种规律，您认为易经说的是什么?它能解决人们的什么问题?

张善文：《易经》探讨的是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变化规律，人类对整个宇宙的了解是有限的，对自身的了解也是有限的，人们根本无法掌握大自然的变化规律，无法掌控大自然。《易经》并不能解决这些大问题。比如汶川地震的预测。

说到底，《易经》揭示的，就那么几条规律：对立、变化、发展。我们用它，要么独善其身，要么兼济天下。

海都：从人人自危的禽流感到肆虐全球的H1N1甲流，疫病越来越普遍，这也是一种趋势?

张善文：这是人类破坏了大自然之后，地球生态失衡的必然结果。将来疫病会越来越多。不过，看来人类已经愿意正视这个问题，哥本哈根大会不论多么扯皮，它的存在就是一种进步。

海都：您说《易经》是一本忧患之书，您的忧患是什么呢?

张善文：我最担心中国文化不能传承。什么叫文化?应该是“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”。中国传统文化这100年来，被腰斩三刀，大伤元气。第一刀，五四运动，那是不得不砍；第二刀，是文字改革、推广简体字；第三刀，文化大革命。

海都：推广简体字的“后遗症”是什么呢?

张善文：简化字的出现，对“六书”规律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摧损，并对人们理解文字的形与意造成重大困难———“因形达意的功能”是汉字“永恒不变的灵魂”。所谓“因形达意”，用古人的话来说更为细致，即：象形、指事、会意、形声、转注、假借———这便是著名的关于汉字形体结构的“六书”说。这六者的本质特色，显然是建立在“因形达意”的基点上(其中有声的作用，实亦以形为本)。比如“进”字，繁体作“進”，字形为“隹”下加“走”字底，两者一能飞一能行，于前进之形意甚切(此字自甲文、小篆至楷书形体，诸家之训诂皆然)；简化为“进”之后，变成“井”下加“走”字底，有落入陷阱之嫌，与前进之本意相去远矣———这样的观点，我在1998年春末杭州大学举办的“古汉语与古文献国际研讨会”上就宣读过了，如今大家也有共识，但没有结果。

善师有句口头禅“无可无不可”，这不仅仅是一种姿态，更是一种境界。生生之为易，善善之为上，这就是张善文。

